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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市井

古韵

太平桥的奇特，首先在于其形。它
不是寻常所见的单拱或联拱石桥，而是
一座“两孔三墩、四拱双层重叠组合”的
石桥。这种结构，在桥梁史上堪称一
绝。远远望去，下层两座巨大的主拱
圈，以精磨的花岗石严密砌筑，跨距皆
逾 11 米，如巨人的臂膀，沉稳地插入两
岸的基岩，将湍急的江水驯服于胯下。
拱高 6 米有余，即便山洪奔涌，亦能从
容泄流。尤为可贵的是那砌筑的工艺，
石与石之间，不见半分懈怠，所用灰浆，
乃是以桐油、石灰、红糖，再和以浓稠的
糯米浆捣制而成。几百年过去，这灰浆
已与石头融为一体，色泽深赭，坚逾铁
石，这是东方古老建筑智慧的明证，是
将寻常饮食之物，化为确保千秋基业的
坚韧筋骨。

然而，匠心的高妙远不止于此。
在下层两座大拱的拱顶之上，竟又稳
稳地承托起上层一座跨度 8 米余的砖
拱，拱肩就落于下方两拱之顶，构思之
精妙，胆魄之雄浑，令人叹为观止。这
上层砖拱上，还构建了一座四通凉亭，
青砖木柱，飞檐翘角，如鸟斯飞。亭额
北向，刻着“太平桥”三字，乃清朝年间
督理重建此桥的族正赖懋杰所书。字
迹端庄厚重，笔力千钧，与整座桥的沉
稳气势相得益彰。这座凉亭，不仅供
往来者憩息、览胜，更使得整座桥的轮
廓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挺拔飞扬，
既有长虹卧波的流畅，又具楼阁凌空
的巍峨，无怪乎能被收录于《世界桥梁
大观》之中。

一座桥的诞生，往往关联着一方水
土的记忆。太平桥的始建，其根源可追

溯至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明正德十
三年（1518 年）春，身为南赣巡抚的王守
仁，率兵进入龙南太平堡，既为平定当
地的骚乱，亦为镇压接踵而至的三浰匪
乱。战事平息之后，王守仁在回师赣州
途中，于太平堡水口岭处倡建此桥，并
命名“太平”，其用意则深远得多。这

“太平”二字，绝非胜利者简单的标榜，
更蕴含着他对秩序重建与文教敷施的
深切期望。烽火暂熄之后，如何让这片
土地真正获得安宁？一座桥，连通的不
再是物理的崖岸，更是战乱后破碎的人
心，是由“破山中贼”转向“破心中贼”的
象征性开端。据史料记载，阳明心学在
此地传播之后，民风为之渐变，“市民亦
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
成礼让之俗矣”。太平桥，便是这场深
刻精神教化的见证者之一，它默默地伫
立着，看文明的风俗如何一点点浸润这
方山水。

而玄妙奇瑰的民间传说，又为这
座桥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传说桥
之下游十余米处的江心，天生一巨型
奇石，状若卧伏的水牛，乡人称之为

“石水牛麻”，奉若神物。有诗咏叹道：
“可惜江边一瘦牛，迄今不知几春秋。
洪水滔滔推不动，细雨霏霏作汗流。
纵多嫩草难下口，铁鞭任打不回头，过
往君子牵不起，天地为栏夜不收。”这
首诗将石牛的形象与神性刻画得栩栩
如生。民间更流传，此牛有灵，夜间会
化 身 而 去 ，到 广 东 连 平 地 界 偷 食 禾
麦。这充满想象力的传说，折射的是
农耕时代乡民对风调雨顺、牲畜肥壮
的朴素祈愿。

故事的转折来自一位风水先生说
的话：“牛要在栏内，怎可在栏外？神牛
在桥下，必往外地爬；神牛在桥上，保得
太平旺。”这句近乎谶语的话，触动了当
地乡民的心弦。于是，在清嘉庆至道光
年间，以族正赖懋杰为督理，杨村百姓

广集资财，鸠工庀材，将原桥拆毁，在下
游百米的此处，也就是能将“神牛”置于

“栏内”的方位，重建了今日我们所见
的这座太平桥。为使神牛安驻，他们
甚至还精雕了一只石水牛牯与之配
对，至今仍置于车田村老围门口。建
桥时，更有“经办者不得私吞分文，吞
则誓将绝后”的严苛自律，以及将余款
兑为金条窖藏桥体以备后世修葺的深
远考量。

历史的烽烟与民间的玄想，共同编
织成太平桥厚重的文化肌理。而它最
令人动容之处，还在于其历经沧桑而不
改本色的坚挺。2019 年仲夏，一场百年
未遇的特大洪灾侵袭了杨村。洪水肆
虐，水位竟漫过桥面将近四米！浊浪排
空，裹挟着断木残椽，以毁灭一切的气
势冲击着这座高龄古桥。许多现代的
构筑物在自然的怒吼面前轰然倒塌，而
太平桥，却在惊涛骇浪中，宛如中流砥
柱，岿然不动。洪水退去，它依旧沉默
地屹立着，只在桥身上增添了数道水
渍，宛如一位老战士添了几道荣耀的伤
疤。乡人感其坚毅，亲切地称它为“桥
坚强”。这一声称呼里，是无比的骄傲，
是深入骨髓的信赖，更是对古代工匠极
致匠心与诚信精神的最崇高礼赞。它
用事实证明了，真正的坚固，源于对每
一道工序的一丝不苟，源于将承诺融入
建筑血脉的真诚。

如今的太平桥，早已被列为保护文
物，吸引着远近的目光。它静默于山水
之间，守候日升月落，江水长流。它是一
座通行的桥，连接着此岸与彼岸；它更是
一座精神的桥，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连接
着刀兵与弦歌，连接着神秘的传说与坚
硬的现实。它上面镌刻的，是智慧的闪
光，是秩序的渴望，是信仰的执着，是坚
韧的力量。这力量，比花岗岩更硬，比太
平江水更长，静静地，在这奇绝的青山绿
水间，放射着永恒的光辉。

太平桥
一座坚挺的

精神标的
□徐泽万

在龙南城西南62公里外的山水深处，杨村镇的车田村，宁静地守着一座桥。它的名字，叫太平桥。几百年的光阴，对于浩瀚

的历史来说或许只是一瞬，但对于这座以“太平”为名的石桥而言，却承载了太多的风雨、传说与人间烟火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

座沟通两岸的建筑物，更是一块沉甸甸的活化石，凝结着明末清初工匠的智慧，回荡着王守仁平定匪乱的历史足音，也浸漫着民间

朴素的信仰。它是一座有魂魄的桥，以其奇特的造型和坚挺的品格，成为伫立在太平江上的一座精神标的。

明嘉靖十一年（1532 年）的冬天，赣南的风
里带着刺骨的寒。雩都县（今于都）城西的贡江
边，一位青衫学者正对着浙东方向长揖及地。那
是黄弘纲在绍兴为老师守丧三年后，回到家乡的

第一年，他在贡江祭奠逝世四周年的恩师王守仁。
黄弘纲家族的族谱上，记载着春源公自赣县迁雩的往事。这个家族像赣

江的支流，默默流淌了数百年。祖父廷本、父亲思盛皆“默修德不求声名”，这种
浸润在血脉里的沉静，或许正是黄弘纲后来能深得阳明心学三昧的根基。

黄弘纲五岁能识字，十岁成秀才，少年得志的他却常在书院夜读时怅
然：“理学久湮，望程朱复出。”那时的他不会想到，改变他一生的人，正沿着
赣江逆流而上。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守仁平漳南乱后，先是在于都罗田岩聚讲，随
后在赣州郁孤台下的濂溪书院开讲。那日在郁孤山下，江风浩浩吹来，阳
明先生青衣素袍，阐释“知行合一”之旨。黄弘纲立在芸芸听众中，三日后
行拜师礼——这一拜，便是生死相托的开始。

据传，阳明先生曾笑称这位弟子“一日千里如子，莫非吾老友乎”，这不
是寻常的客套。在众多门人中，黄弘纲的“性静端方”独具特质。阳明先生
常让他教导新入门者，“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

同乡何廷仁科场失意时，他曾劝道：“当忧圣贤之学未明，不忧科场之
不利。”这话里，有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真精神，也直接影响何廷仁暂时
放下科举，一心追随阳明先生。

最见真章的是那些随师游学的岁月。从军营到城郭，从赣南到南昌，
数年不归乡。昏黄的油灯下，他记录着老师闪烁灵光的话话，这些笔记后
来成了《传习录》的筋骨。

师生间书信往来间，阳明先生说：“良知无内外，惟反求诸己则明。”他
答：“知而不行，非真知；行而不知，非真行。”思想在纸上碰撞出火花，也照
亮了后来江右王门学派的成长之路。

嘉靖六年（1527年），沉寂许久的王守仁又获王命。赴广西平叛前，经
过赣州时，他将赣州阳明书院托付给了黄弘纲。那一刻的信任，成就了心
学在赣南的星火传承。而黄弘纲的学问，也在岁月中完成从“持守”到“自然”的蜕变。

早期，黄弘纲主张“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像严守门户的守夜人；晚年则悟得“不致纤毫之力，
一顺自然为主”，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尤其难得的是，当同门将“意念之善”混同良知时，黄弘
纲犀利指出：“以意念之善为良知，终非天然自有之良。”这话击中了“王学”后学流弊的要害。黄
宗羲后来在《明儒学案》中盛赞他“善推阐师说”，确非虚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的那场急变，让所有阳明弟子措手不及。老师病逝南安的消息传来，黄弘纲
即刻奔赴，见到的是停灵南埜驿的棺椁。扶柩回浙的路，成了最漫长的告别。千里路途，每遇祭
奠，他执礼如孝子。余姚安葬后，他结庐墓旁，守足三年。诚然，这已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一个
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守护。

更大的考验在阳明先生身后。其幼子正亿（王守仁嫡长子）才4岁，家族暗流涌动。黄弘纲
与同门清理遗产，“立三本合同”，又促成黄绾嫁女护孤。当黄弘纲把王正亿护送至南京黄绾家
时，临别赠言：“勿忘先君‘致良知’之教。”四十年后，王正亿袭爵新建伯时说的“非洛村先生，吾无
以至今日”，是对这段师门情义最深的注脚。

晚年的黄弘纲，在故里讲学。当年汀州府推官任上的“执法如山”已成往事，此刻他只是一介
布衣。但听他讲学的，不仅有本地俊秀，还有远道而来的求道者。《明儒学案》中，赣州府入选的
19位学者，于都独占6人，多与他有渊源。

乡人传说，黄弘纲逝前，曾朝着浙东方向行最后的弟子礼。如今于都人说起“洛村先生讲学”
“千里送师归”的故事，眼睛里还有光。显然那些族谱上的记载、方志里的文字，最终都化作了江
边的风，年年吹过赣南的青山。

黄弘纲最动人的，不是他对心学理论的贡献，而是那种将学问化入生命的态度。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求学最本真的模样——不是纸上的义理，而是风雨中的扶持，是生死际的担当，是灯
火相传的温暖。这或许比任何精妙的哲学辩论，都更接近“致良知”的真谛。

南康历史久远，是江西省最古老的十七
个县邑之一，也是赣南地区三个古县邑之
一，“人安物阜”“士知向学”，文化发达，文明
昌盛。

在中国古代，牌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建设的交汇点，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风
景地标，还是一处地域的文化标识，更是一个
地方的道德风向标，它代表和倡导的“忠孝节
义、礼义廉耻、仁知礼信”等价值标尺，是我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铸造国人品
格的基本导向。所以在古代，看牌坊，晓文
明，知民风。

南康的牌坊也是如此，在历代纂修的县
志中，对县城中历史存留和时建的牌坊，均有
清晰的记载。如今，这些牌坊虽然随着历史
的风尘洇灭了，但透过史志典籍的记载，通过
对坊名文化的解读和品悟，我们仍可以清晰
地接收到久远的历史文明传递到今天的文化
价值与道德内涵，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
南康的重学讲礼、文明向善的社会风气。

据明嘉靖版《南康县志》记载，南康城内
建有 25 座牌坊。清同治版《南安府志》则记
载了 22 座牌坊的名字。这些牌坊遍布南康
大街小巷，成为古代南康城中的一道文化风
景线。

明代以前建有牌坊分别有：秀公坊、甲科
坊、御史坊、省元坊、苏步坊。

明朝中期以前所建的牌坊有：万寿坊、进
士坊（赖礼）、进士坊（蔡彬）、豸绣坊、鄉进士
坊（王纪）、登云坊、上寿坊、登科坊、腾蛟起凤
坊、科甲连登坊、敦崇俊良坊、群英坊、观风
坊、肃政坊、章江古治坊、庾梅坊、迎恩坊、雍
和坊、绿池坊、桂林坊。

以上牌坊有纪念名人名宦的，比如“秀公
坊”就是纪念宋代南康知县陈升之，县志载“以
邑宰陈升之后谥秀公，民思其德，故立”。陈升
之死后朝廷封其谥号“秀公”，南康百姓追念他
治理南康时的德行，故立牌坊以纪念。还有著
名的古南康八景之一“苏步名坊”，县志云“以
宋东坡南还，至田如鳌六经堂留题，故名”，就
是纪念大学士苏东坡路过南康，寻访名贤，并
在南康东街游览的人文盛事。

有地名标识和景物文化的，比如万寿坊
在县东北，以由此往祝圣道场所，故名，洪武
己巳（年）主簿钱翊重建；章江古治坊在南门
外；庾梅坊在县西七十步，由此至庾岭，故名；

迎恩坊在县东门外；绿池坊在县东，以本处池
水深绿，故名；桂林坊在县东南隅。

有反映政风整肃和民风醇和的，比如观
风坊在县前岭北道左；肃政坊在县前岭北道
右；雍和坊在县东，以里人和辑，故名。还
有褒奖长寿老人的上寿坊，志云“在东门内
为，县丞李瑛九十有五建”。在当时的条件
下，年过 90 岁的长者少之又少，更何况又是
一个当过县丞的 95 岁老人，确实值得建坊
以志之了。

嘉靖版县志记载更多的是夸耀功名、庆
贺科举的功名坊。功名牌坊是中国社会司
空见惯的文化建筑，是夸耀家族人才昌盛的
长久的无声广告。古代南康城里的各家族，
中了进士或者举人，或者当了大官之后，均
会在重要地段、街巷或宗祠前建立一处极尽
雕工的牌坊，并树以坊名，以纪功名。比如
大名鼎鼎的省元坊，即西街上“为宋省元刘
必达建”，纪念刘必达在由尚书省礼部主持
的春闱中，勇夺“省魁”，也称“省元”。此外
还记载有，腾蛟起凤坊在儒学左，为嘉靖辛
卯科举人黎国士建；科甲连登坊在东门外，
为嘉靖戊戌进士刘昭文建；敦崇俊良坊在西
门外，为嘉靖巳酉科举人吴霖建。这些都是
功名坊。

西街上有一个著名的宋代官名坊，叫御
史坊，事关一个重要的南康历史人物。县志
载：“御史坊在县治西，为进士田如鳌建。”田
如鳌是南康著名大教育家、隐士田辟的儿
子。田辟游学不仕，返乡后专施家族教育，8
个子侄各精授一经，教出了五六个举人进士，
其中以田如鳌在政坛上成就最高，官至监察
御史。相关史料记载：“（田如鳌）徽宗宣和六
年进士。为丞相吕颐浩所器重。（宋）高宗召
问江右盗贼，如鳌言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
北。”可以看出，田如鳌是北宋末宣和年间的
进士，后来又在南宋为官。当时江西多地出
现了盗贼，宋高宗赵构深以为患，就召来自江
西的田如鳌到朝廷奏对。而当时南宋面临的
最大问题不是内部小盗贼，而是来自北方的
金国大患。所以他对奏出“小寇不足虑，所忧
者西北”这种直言。

此外，还有很多是赞颂民间善行义举的
牌坊，譬如好义可嘉坊、乐善好施坊等。从这
些记入府志、县志的牌坊名字来看，可以充分
看出古代南康崇尚节义、好善重礼的社会风
气。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的文脉从古至今，
生生不息，日趋昌盛；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
人重义经商，同心创造，“无中生有”；正是这
种风气，让南康人一心向上、宽容待人，荟聚
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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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中的南康牌坊
□吴荣康

（资料图片）


